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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标/文

陈其恩先生的名字，在温岭海洋
文化和非遗文化圈中，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
陈其恩，1938年生于温岭石塘

的一个渔村，山东大学水产系毕业，
长期从事水产工作，并执着于温岭的
海洋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研究，一生与
渔村、渔业、渔民结下不解之缘。
石塘是一个典型的半岛镇，生态

环境优美、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捕捞
量位居全省前列，是浙江省渔业重
镇。石塘岛上闽南移民后裔居多，民
俗风情浓郁，文化底蕴深厚，积淀着
闽南文化的印痕，人们称石塘为“文
化飞地”。陈其恩先生编著的《石塘
风情》，就是在这块文化飞地中孕育
而生的。他写的《石塘风情》内容五
花八门，凡石塘之民风习俗、方言俚
语、服饰饮食、节庆传说、人文景
观、渔业生产、水产加工、海洋剪纸
等内容，均收笔底，包罗万象，尽展
渔区传统民俗之沉浮衍袭，是温岭海
洋文化之百科全书。渔民称之为“活
字典”，百读不厌，爱不释手。
《石塘风情》有其特色，内容涉
及广泛，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谓

“广度”，广到不少学科，诸如海洋渔
业学、水产加工学、语言学、历史
学、宗教学等；所谓“深度”，就是
深入温岭石塘、松门渔村，深度了解
民俗风情，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些行将
消逝或散落在渔村角落的文化遗产，
深到渔船绳子打结方法、渔行窃语到
柴爿码记忆，再到鱼鲞的加工规程，
不愧是一名渔文化的行家。
陈其恩是松门白鲞加工技艺的传

承人，曾是早时松门著名渔行“周德
利”的制鲞工人。“松门白鲞，有一
套自成的加工技术，其之所以区别于
普通黄鱼鲞，是因为从选料、剖鲞、
腌鲞、洗鲞、晒鲞到贮存包装，每道
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陈其恩曾经
说过，以黄鱼鲞为例，剖鱼讲究厚薄
均匀、刀口光滑、头壳完整，要做到
石珠不落、鱼唇不破。完美剖一条黄
鱼，好的制鲞师傅从落刀到收刀只需
要短短几秒钟，动作是一气呵成的。
其撰写的《松门白鲞加工技艺》一
章，从鱼鲞的形状体态、食用价值、
畅销各地到历史渊源，写得一字不
漏，被编入了《温岭市渔业志》。陈
其恩是松门白鲞的代表性人物，1955
年曾在全省水产加工会议上介绍松门
白鲞加工技艺。2009年 6月，“松门
白鲞加工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8年，陈其
恩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松门白鲞传统加工技艺传
承人。

他认真对待工作，也认真对待写
作，更是认真对待石塘、松门渔村的
点点滴滴。他对一些不太明白的东
西，非要了解得一清二楚，走船头跑
码头，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抒写，如
果他没有对石塘、松门渔村深入的研
究，没有对温岭渔区历史、渔区民俗
文化的深入研究，是写不出这种味道
的，这就是《石塘风情》地域性的特
点和特色。《石塘风情》一书乡人评
价甚高，也曾获得著名美术史论家、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伯敏的肯
定，称该书“写得好，有价值”。
《石塘风情》不仅给读者以知识
和启发，还对研究了解温岭海洋文化
及保护传承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作
为温岭海洋民俗学者，陈其恩先生从
事温岭海洋文化的研究，历有年所。
一册《石塘风情》在手，概览温岭东
南的海洋文化，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地
方史。叙志记之所无，补史传之所
缺，内容极其丰赡。该书补充了现代
人鲜知或不知的温岭石塘渔村故事，
这对温岭海洋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研
究，贡献也是巨大的，推陈出新，服
务乡邦，造福桑梓。石塘传统文化得
以不坠，正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有伯
乐，有骐骥！
陈其恩先生撰写这部专著，需要

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
空”的精神，委实难能可贵！愿有志
于乡土文化的爱好者，向陈其恩先生
学习，多培一抔土，以报答根之情意。
时值初秋，陈先生却溘然长逝。

今撰此文，以寄哀思。

陈其恩与他的《石塘风情》

江富军/文

我们生长于农村，对老农民太熟悉了。夏
日，戴着凉帽，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皮肤
黝黑粗糙。每日劳作，不是在田间做农事，就
是在家搞副业，再就是挑着担子做些小生意。
还有就是有不良习惯，如抽烟，如爆粗口。
那时候过年，家家都会贴上年画，年画上

宣传工农，画中的农民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
奕，穿一件干净的衣褂，肩上扛着一把锄头，
颈上还挂着一条毛巾，健步走向田间，田间会
有黄灿灿的稻谷。这样的画贴在墙上，给年关
增添喜气。
过年了，老农民们便从箱底取出好衣服，

穿在身上添喜，新穿的衣服上总还有樟脑丸的
香味。过年图吉利，老农们也没粗口了，如画
中人文明起来。
那时，农村放电影不多，样板戏《龙江

颂》中的农民形象也意气风发的，浩然小说中
也有高大全式的农民。而在我们眼中，他们便
是我们的未来，是理想化的农民。当时没有高
考，除了从军外，做个好农民，扎根农村一辈
子革命就是我们认定的命。
后来，高考恢复了，我居然考上了大学，

鲤鱼跳龙门，接触到好多在当时我们看来是
“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子弟的同
学，听他们描述各种生活、各样人物，谈古论
今，上通天文、下达地理，眼界大开。不久就
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同学在阅览室里看到了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镇住了。大家都
说：真实的老农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农村
学生最有发言权，那古铜色皮肤上有汗滴与深
深的皱纹，双手端碗，更震撼人的是目光与表
情，好像突然发现你在看他，欲说什么又木讷
了，像在乞求什么，又像是自言自语，饱经沧
桑又不哀怨。
奇怪的是，耳朵上夹着一支圆珠笔。据说

是表示新社会新农民追求知识，不损坏工农形
象。老师介绍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
经验有水平的城市同学们滔滔不绝，谈现实主
义批判、乡土写实等，也结合当时的伤痕文学
进行评论。班级中我年龄最小，加上我本身不
懂绘画，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们的认识很简
单，生活中很少见老农民耳朵夹笔的（常见木
匠为划线方便夹扁笔于耳后）。
文学理论千万条，真善美，真是基础。片

面拔高的风气就需要纠正。其实老农还有更多
的优缺点。他们做小买卖时会斤斤计较，有时
贪一些公家的小便宜，也节俭，有好吃的总省
给孩子，也胆小怕事，而在卖公粮时总会抡着
扁担高声吆喝。他们是这样一些矛盾的集合，
而质朴、勤劳是他们的底色。
年画上的“理想化”老农，生活中真实的

父辈老农，罗中立油画《父亲》里的老农，都
为我认识乡村进而认识社会打开了一扇窗。从
八十年代开始到新世纪，农民阶层逐渐缩小，
改革开放后，青年们再也不愿意困在家乡，他
们走南闯北，打工经商，追求财富，改变命
运。但是，国家以粮为纲，农田是不能抛荒
的。于是，农忙时节，乡村田野上总见一些老
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坚守着土地。每每此
时，我想起罗中立的《父亲》，更是理解了画
家的深意，仿佛找到了历史内涵。
出门打工者叫农民工，这个非工非农的特

殊称呼让他们找不到归属，就像他们在城市努
力创建大厦又无法承受高房价一样讽刺。回到
家的青年们大部分办企业经商，也有的继续务
农，如今也成了老农，只是耕作方式大不相
同，也用不着穿补丁打补丁的衣服。
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后工业社会的华丽转身。传统的老农形象
渐成历史，中华复兴、乡村振兴无疑会带来更
美好的生活，而罗中立笔下《父亲》那样的老
农怕难复原了。我很想把记忆中的农民写出
来，却力不从心。看到电视剧中的农民形象，
真不敢恭维，拍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找
不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我举个例子，当
时，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农民都有肩茧，是挑担
留下的，赤膊时即见，层层脱皮，右边比左边
的厚，因为挑担大部分用右肩。这是大可作为
细节来呈现的，还有挑担时用肩垫，或在肩膀
处多打补丁。但据我所见，影视中的农民赤膊
时的两肩还是平平的，光滑的，也没有了《父
亲》画笔下的眼神，那种深度呈现老农内心的
表情。电视剧在唯美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用现实的唯美需要来图解老农，图解

历史，呈现出来的是消费对象，这与用高大全
表达老农一样是滑稽的。正如现在的抗战剧一
样，按照我们过把瘾的需要来描述战争，且谍
战中的情报人员，是拒绝美女帅哥的，越平常
的人越能隐蔽，而我们片子中的情报员个个靓
丽生动，吸引眼球，真让人哭笑不得。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违背真实，艺术生
命是不长久的。罗中立的《父亲》让我求真。
查百度可知，有人提议重画《父亲》，去掉耳
朵夹圆珠笔的细节，但反对的声音很有道理：
“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
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
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
亲》的胎记。”“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
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
就属于历史了。”

远去的
老农形象

刘小兵/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菁菁校园
流转的人。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一
名“流水兵”“流转人”了。
怎能忘记？2013年 7月 26日，

那个充满暑热的上午，带着调令，我
驾着车来坞根中学报到。当时坞根岭
隧道整修，我必须调整路线，翻越蒋
山，风尘仆仆地开到坞根中学。是
的，八年前，我是风尘仆仆地来；八
年后，我一尘不染地走。人事有代
谢，往来成古今。茫茫人海，滚滚红
尘，个人在时间流里，绝无回响。
可是，在坞八年，穿山赴水，教

人交心，种因得果，无疑是我工作生
涯中重要的八年。不惑之年入坞，快
知天命出坞，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我
深受鼓舞倍感激励，不堕于思，不耽
于言，不止于行。坞根山水陶醉我，
我为山水写赞歌。每一个早晨，我被

花溪水唤醒，于是提笔作《春光洗
心》：“水洗皮肤语洗心，春光烂漫人
事顺。”无数个黄昏，我循着大塘，
探访湿地，情郁于心而不能抑，于是
自不量力作《坞根赋》：“⋯⋯花坞水
根，湿地浸漫；三山一海，虎踞龙
蟠；海上牧场，广袤富饶；红色故
里，文武恒昌⋯⋯”
在坞八年，踏实做自己。我本赣

人，当年意气风发，赴浙求职，不料
就此扎根，成家立业。不管身处何
地，身兼何职，我还是原来的我，尽
力做自己：为人处世，戒多言，戒忿
怒。见微知著，推己及人；恶言不出
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患得失，不
偏亲疏；有缺点，及时改；做错事，
敢担责。教书育人，戒骄躁，去虚
妄。立教有本，躬行为原；知物由
学，格物致知。量力量才，尽心尽
责；教者自教，学者成学，师生和
合，教学相长。读书作文，戒浮滑，
去雕饰。知天命，顺自然；记忆衰
退，惟有日进，方能不遗；手笔拙

笨，惟有惯写，方能不损。公文之
外，必撰小文，无问优劣，自娱常乐。
在坞八年，务实做工作。八年

来，我一直分管业务。工作中，我有
我的“笨办法”：要求老师学生做到
的，自己也要做到。我全天候在校，
想留更多的时间督促了解师生的教与
学。晨起暮寝，课间巡视，尽量在
场，督促学生起床，管好学生的课间
秩序，我想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师生，
热爱教育，热爱学习。因为我相信，
教育本身就是一次次的遇见，遇见一
所学校，遇见一群老师，遇见一大批
学生⋯⋯为了这些遇见，我们必须构
想，必须亲历，然后知甘苦，懂得
失，会取舍。
在坞八年，为教师点赞，为教育

发声。记得在全镇教师节大会上，我
上台发肺腑之言：“⋯⋯我为坞根教师
感动。今天到场的教师，有刚刚踏上
坞根这块热土新入职的教师，也有像
我这样在坞根工作七八年或者上十年
的中青年教师，更有一直以来扎根老

区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老教师，正是
由于我们的默默坚守、谆谆教导，正
是由于我们的一颗红心、两袖清风、
三尺讲台，坞根学子才能从这里走向
远方。今天，在这个光荣时刻，我们
应该向自己致敬⋯⋯”利用文化礼堂
驻堂讲师身份，我为老区教育振兴鼓
舞士气：“⋯⋯教育振兴，需要内部发
力，也要巧借外力，联合联动，才能
顺势而上。在各级领导特别是坞根乡
贤联谊会的鼎力支持下，自 2018年
起，连续四年重奖师生100多万元，这
无疑是坞根教育振兴的‘兴奋剂’，催
生坞根教育人的昂扬斗志。我们以此
为契机，继续加大教育振兴计划实施
力度，主要从‘支教、奖教’方面着
手，拓宽老区师资补充渠道，保障老
区教育可持续发展⋯⋯”
入坞出坞。对错暂交花溪水，冲

刷为斑驳清影；苦乐且对花溪花，绚
烂成莞尔笑靥。流年周转，如今踏上
新的工作岗位，转身之处，常有风
景。不是吗？丹崖山，我来了。

在坞八年

书蒙尘是令人痛心的。
一是很久没有读书了，没有
亲近这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二是人懒了，或病了，要不就
是艰辛奔波出了远门，连卫生
都来不及打扫。
既然不读书，当初买它干

吗？灰尘都看不下去了，想要安
慰安慰，却不料弄巧成拙，让书
本也心生懒意，百无聊赖中竟连
伸个懒腰抖落灰尘都不愿，真让人
怜惜。当手指触摸到书本，封面印
上清晰的指纹，那是令人非常不爽
的事情，仿佛脏了的不是书，而是自
己的心灵。
那些灰尘，也是求上进的灰尘

吗？毕竟，不是所有灰尘都有机会黏
附到书本上。最残酷的灰尘，在古代边
关的疆场上，被北风劲吹不算什么，被
马蹄踏伤不算什么，被刀枪剑戟误杀也
不算什么，要是被战士鲜红的血液染红，
就成了永远的伤痛。最卑微的灰尘在如今
的工地上，汗流浃背的身体穿着看不出颜
色和布纹的工作服，脸上都是被汗水濡湿的
灰尘，只剩疲惫的眼睛在闪着不屈的光芒。
最尊贵的灰尘应该在皇宫里，其实那不是普
通灰尘该去的地方，那里等级森严，防卫严
密，不管是人还是灰尘，因为皇权的重压，都
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最文雅的灰尘，当然在
书房，迎着早晨崭新的阳光，听着主人琅琅的

读书声，灰尘也会心情大好，间
或也能背诵几

段。
那些灰尘，莫非就是所谓的红尘？相信灰

尘与灰尘也有美好的爱情，也有亲密的家庭，
也需要恋爱结婚生子来延续灰尘的生命传承。
相信书本上的灰尘，也是才子佳人的偶遇，也
是剑客游侠的江湖，也是贩夫走卒的市井，也
是贫苦农民的田间地头。动人的故事在书里，
爱恨情仇表达在文字，喜怒哀乐在读书人的脸
上，也在灰尘们丰富的表情中。人一生过去最
终化为尘土，喜爱读书的人还会飘来书房，
生命是否轮回并不重要，只需将爱书的情怀
保留。灰尘的数量远远大于人类，也比脆弱
的人类更加坚强，相信不管到了哪一天，即
使人类消失，灰尘仍在，只不知灰尘所钟爱
的书本是否还在，能否有谁读得懂？
那些灰尘，在人捧书就读以后，被突然

驱散。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跌落的灰尘们
要重寻稳妥的落脚处，尽管曾力求上进，但
宿命似不可违，最终落得尘归尘，土归
土。但即便这样又如何，不管怎样低贱渺
小，也曾是读过书长过见识的灰尘。失去
了表面的灰尘，书本露出崭新的本色，像
久居深宫的美人，面露欣喜也难掩心中委
屈。也许，书蒙尘就像皇妃失宠，背地里
也有一出出争宠宫斗的好戏，只是无法转
换成票房或收视率，亦甚可惜。
灰尘积攒得多了，会不会完全蒙住书

本，使书本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如果要
达到这种境况，实非一时一日之功，可
能要几辈人都不动书本。这样蒙在厚厚
尘土中的书，文字还是那些文字，思想
还是那些思想，总有一天会萌发新芽，
或许能长出什么新的东西也未可知。

● 谢汝平/文

（上接 8 月 18 日 2 版《付诸东流
（下）》）

江鑫荣/文

这天中午，喻婧一见薛承回到
办公室，就急忙去找他，并一脸急
切地说：“薛总，您总算回来了，
谈得怎么样？”
薛承脱下外套，松了松领带，对她

露出愉悦的表情，“这一趟总算没有白跑。”
喻婧接过他的外套，整整皱痕，轻轻地挂在衣

架上，“这么说，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谈得比较顺利，合作不成问题。”薛承高兴地说。
“那就太好了，有百里集团支持，我们总算可以缓口气
了，我这颗心啊，顿时觉得宽心了几许。”喻婧开心地说。
薛承看着她那神采飞扬的表情，笑了笑，“行至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
喻婧微笑道：“就数你的心境最豁达，不会招致困

顿。”
“越到困惑的时候，越应该让自己的思绪和心情解放
出来，不入困境，方能看破。”薛承笑着说。
“薛老师的一番谆谆教诲，学生一定铭记在心。”喻
婧打趣道。
薛承笑了笑，即刻想到一件事情，带着询问的眼

神看着喻婧，“对了，我走之前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
么样了？”
喻婧收起笑容，赶紧答道：“全部都办妥了。只

要涉及打架的人员，不管是动过手，还是没有动手
的，我们全部进行劝退处理。昨天，公司已经强
行要求他们搬离了工地。”
薛承不放心地问：“是否全部参与的人都搬

离了，一个都没有落下吧？”
喻婧语气坚定地说：“你放心，这件事是我

亲自督办的，核对了几遍，绝对错不了。”
薛承笑着说：“那就好，终于了却了我的

一桩心事。”
“不过期间倒引起了一些工人的抗议，后
来，他们见公司态度非常强硬，就没有人再
敢阻止，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啦。”
“非常时期，必须要用非常手段！”薛承
语气坚定，“如今城门告急，后院起火，再
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迟早会遭祸。”
“你的决策是对的，我相信大家都能
理解。”喻婧说道。
“不管别人如何谈论，我所做的一
切都是基于大局考虑，公司有那么多
人要养活，我必须要对大家负责。”
薛承坦然道。
喻婧向他投来崇敬的眼神，嘴

上却打趣道：“我坚定不移地执行你
的决策，至死不渝。”
薛承笑了笑，“有你在，起码

我可以安心地打个盹。”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二十二章

枕戈待旦（上）


